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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ita'
——第7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暨文學營與文學論壇活動開跑

文／本刊編輯部

每
年夏天最讓原住民族文學青年期待的文學獎、文學論壇等相關活動，今

（105）年由「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營」展開序幕，在7月22至25日登場。今年文

學營的師資陣容十分浩大，除了綜合課程邀請孫大川、巴代、沙力浪、阿道•巴辣

夫•冉而山、駱以軍、吳明季、董恕明、楊政賢等作家與學員交流之外，小說、散

文、新詩、報導文學等文類課程，則各邀請了知名作家陳耀昌、廖玉蕙、楊澤、藍

博洲、楊翠、魏貽軍、顏艾琳、瓦歷斯•諾幹、里慕伊•阿紀、利格拉樂•阿烏

等來帶領學員，四天三夜的文學營，堪為一場文學與文化一同激盪的藝術嘉年華。

在原住民族文學營之後，緊接著將有原住民族文學獎、文學論壇的登場。原住

民族文學獎多年來孕育了許多原住民族文學作品，也成為了許多年輕的原住民族作

家初入文壇的重要舞台。今年原住民族文學獎徵件期限為（105年）8月22日，徵文

類別包含小說、散文、新詩、報導文學共四類，敬邀筆耕多時的文學工作原住民族

（須檢具身分證明文件）投稿參賽。其它徵件細節請詳山海文化雜誌社網站。系列

活動將在「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之後畫下句點，預計於（105年）9月10、11日假

臺北國際藝術村舉行的文學論壇，例來對投稿主題、方向並不設限，除了原住民文

學創作、評論等議題以外，也揭示了原住民族相關研究的觀點與發展，是為原住民

族研究者激盪思考的重要場合。論壇場次、報名事宜等，將擇日公告，敬請讀者留

意相關訊息。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文學營暨文學論壇活動，99年度迄今已開辦七屆。主辦

單位每年皆挑選了各族的重要語彙，並安排與之相應的小標題，為當年度文學獎相

關活動意象定錨的同時，也增添各讀者、活動參與者對原住民族的認識。像是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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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l 」為核心，期能在開展原住民文學新視野的同時，也陪伴讀者再次回身凝視所

來處。

komita'第7屆臺灣原住
民族文學獎暨文學營與

文學論壇海報

（圖片來源／山海文化

雜誌社‧臺灣原住民族

文化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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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觀點

專欄緣起

陳芷凡
曾任北京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訪問學人，現任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助

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族裔文學與文化、台灣原住民族文獻、十九世紀西

人來台筆記。專著有《臺灣原住民族一百年影像暨史料特展專刊》(2011)；
共同編著有The Anthology of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1951-2014 (2015)。

1980-1990年間臺灣原住民社會運動陸續展開，這些風起雲湧，除了源於
臺灣社會解嚴之氛圍，更來自原運人士以及支持者的呼籲與奔走。

機關雜誌、影音記錄以及文學藝術創作，成為社會大眾認識原住民處境的媒介，亦

為族人形塑身分與認同之起點。

如同原住民文學，紀錄影像同樣引起發言位置與公共領域的思考。臺灣社會的

媒體平臺日益普及，少數族裔透過書寫與影像紀錄回應全球化趨勢，建構了「原住

民在當代」──這一個現象／意象的發言位置。此外，紀錄片影像預設了觀眾、預

期透過觀看之後持續關注、迴響與討論，因此，這些影音作品，在臺灣族群政治氛

圍中，具有「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1的特質──即透過媒體與公共輿論，討論
當代原住民各種層次的問題。然而，原住民導演的文化位置、身分位階，形塑多重

的公共領域，不僅得以反思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之論述，也藉此呈現導演立
於文化先鋒（frontier）、文化邊緣人（border）、亦或是文化仲介者（anthropologador）
的諸多效益。

承此，筆者將以「影‧像觀點」為題，先從四個向度，進行原住民紀錄片的歸

類與詮釋，分別是「移動的家園」、「歷史之內，與之外」、「如是生活，如是傳統」、

「鄉關何處」，不僅對原住民族相關紀錄片的成果稍作整理，也提供讀者一個概括式

的理解路徑。在這四個向度中，筆者將側重當代原住民的生存處境與生活姿態，從

都市原住民、歷史記憶、傳統文化復振以及災後重建等面向，進行初步介紹，藉此

期盼後續更多的討論與迴響，並以此作為筆者向原住民導演們致敬的方式。

註釋

1 「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概念的提出，源於德國哲學家Jürgen Habermas（哈伯瑪斯）之觀察，他

指出其核心概念公共（Public）與公民權相關，強調不是靜態的公民權，而是積極參與和理性辯論

的一種公共生活。然而，Jürgen Habermas設定單一的公共領域與論述倫理，對處於弱勢的社會群體

（族群、性別）仍有限制。Jurgen Habermas ,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by Thomas Burger. London: Pol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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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的家園

陳芷凡
曾任北京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訪問學人，現任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助理教授。

研究領域為族裔文學與文化、台灣原住民族文獻、十九世紀西人來台筆記。專著

有《臺灣原住民族一百年影像暨史料特展專刊》(2011)；共同編著有The Anthology of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1951-2014 (2015)。

臺
灣原住民移動、移居至都市，「都市原住民」成為現當代社會的關鍵名詞之一

1。

戰後，在美援幫助下，政府推動經濟建設計劃、推動農產品及加工品出口，種

種政策，預告臺灣正從農業社會邁向工商業社會。社會結構改變，不只改變了臺灣

的農村景緻，部落的原初生產，也已無法滿足原住民族的日常所需，原住民青年大

舉遷至都會謀職。部落婦女多半任職於林班、紡織廠、鳳梨工廠、甘蔗工廠，至於

男性，則在林班、礦坑、遠洋漁業、版模工（木工）與鋼筋工（鐵工）之間流轉。李

天送《我是布農族》（2011）及喇外•達賴《那一片湛藍無垠的海洋》（2015），正是

以原住民族的工作型態為切入點所拍攝的紀錄片，鏡頭下的貨櫃裝卸、鐵工廠、遠

洋漁業，勾勒了一個世代都市原住民的勞動身影與心情故事。

早期族人來到城市所面臨的就業環境不如預期地樂觀，部落青年進入都市職

場，建築木工與鐵工的日薪雖高，但極為粗重，由於工作型態往往攀附於鷹架之

上，使得「鷹架上的獵人」一詞，成為都市原住民既掛念原鄉、又不得不向現實妥

協的意象。至今，都市原住民的人口比例，已大過留在原鄉的族人，傍水而居的三

鶯部落與居住正義，旁及第二、三代都市原住民青年的適應、社會支持與生涯規

劃，突顯族人們思考「都市」對自身產生意義的不同方式，此關切，我們可透過紀

錄片影像進行驗證與反思。

臺北不是我的家

1980-1990年間臺灣原住民社會運動，街頭抗爭如火如荼，族人也重新面向傳

統文化與祖先叮嚀，城市的一切，成為思索部落實質／象徵意涵的路徑。紀錄片導

影．像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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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紛紛承繼社會運動的精神，以「番刀出竅」的氣勢，側重原住民在都市的絕望、

掙扎與眼淚。龍男‧以撒克‧凡亞斯《回來就好》（1999）、米將《阿慕伊》（2000）
的紀錄影像即屬此中經典，前者透過導演妹妹離家又返家的身影，後者以雛妓身心

俱疲返家的歷程，突顯原鄉／都市的二元分立。導演鏡頭，驗證原住民在都市所遭

遇的不公對待，以及面對都市生活的踟躕與不安，由此強化族人們回歸部落的情感

認同與想望。此一視角，突顯了全球化下急速變化與流動的原住民社群，關切命題

不只是個別的家族、部落、地域，亦是泛原住民族的共同命運。

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隨著經濟發展，族人業與臺灣社會一同吐納、成長。置身在以漢人為多數族群

的社會中，往返二地（原鄉與都市聚落）的求生之道，成為族人們必須面對的一個

重要課題2。而這些在都市裡打造的原住民聚落，是原鄉的延續，亦為兩地故鄉的

見證。陳誠元《新樂園》（1999）描繪阿美族人在元智大學後圍牆外，搭起一間間沒

水沒電的寮房，影片所建構的樂園意象，無疑是這群族人在都市生活的自我解嘲。

朱昭美《漫漫長路》（2004）則將鏡頭對著原住民婦女，描繪婦女們隨著丈夫到基隆

捕魚討生活，她們用海邊的漂流木搭蓋違建，在此耗盡了青春年華。然而，族人的

異鄉生活不全然失意，馬躍‧比吼《疾馳的生命：八嗡嗡車隊》（1999），描繪部落

青年庫拉斯努力工作，終於貸款買了自己的卡車，後來部落年輕人都跟著他一起開

卡車，組成「八嗡嗡車隊」，在宜蘭三星鄉建立了新的部落。在新的家園，老婆與

孩子生活豐裕，亦有餘力回饋耆老，呈現一群努力、團結、愛家的阿美族男人面

貌。

而都市中的「違建」，一旦吸納更多族人聚集，將發展成聚落型態，如新店溪

畔的「溪州部落」、大漢溪畔的「三鶯部落」，這些依水形成的聚落，已然發展一套

立地營生的機制。馬躍‧比吼以《天堂小孩》（1997）、《我家門前有大河》（2009）
兩部作品，關注三鶯部落族人面對家園被拆除、遷徙與回歸的反覆歷程，企圖突顯

政府決策與居住正義的衝突。《天堂小孩》中的天真孩子，看大人拆除之後重蓋家

屋，也玩起蓋房子的遊戲。以孩童扮家家酒的遊戲，批判警察公權力的粗暴。十多

年後，天堂小孩都長大了，馬躍‧比吼續拍《我家門前有大河》，雖有國宅居住，

但影片中透露他們還是喜歡自由的、有人情味的三鶯部落，即使生活不佳，但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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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馬躍‧比吼近年投身政治，積極為原住民族發聲。 
圖為馬躍‧比吼（右）與藝術家Edaw Tefi（爾嬈˙德菲兒，左）對談，攝於2016年（照片來源／潘子祁）

原住民第二代的記憶、生活經驗都在這裡，父母都在這裡，這就是家園。導演刻意

營造一個世外桃源的意象，生存與生活之間，側重二個世代對於家園的想像與生活

姿態，都市在此，似乎有了成為新故鄉的可能。

尋找鹽巴

除了工作，族人們同時在都市求學、發展以及生涯規劃，我們也不能忽略一

個面向：即他們思考「都市」作為一種位置，如何成為原住民主體建構的一扇窗

戶，甚至是映照族群關係的一面鏡子。在馬躍馬躍‧比吼比吼《我們的名字叫春

日》（1997）中，描述了住在都會區的阿美族人，每年都熱情參與龍舟比賽，雖然得

獎，卻一直都是別人的傭兵。1995年的端午節，這群族人決定用「花蓮玉里春日隊」

的名義出賽，宣告「我是誰」的自覺與榮耀。而龍男‧以撒克‧凡亞斯《尋找鹽巴》

（1999）則以臺大原聲帶社團為拍攝對象，五天年祭的籌辦，希冀召喚原住民學生

的認同感，卻暴露了這群孩子對傳統文化的匱乏，如同少了鹽巴提味，無法嘗到族

群更深層的滋味。因此，尋找鹽巴、重「心」出發，這是原漢相處之後的啟示，更

是「都市」──作為文化混雜之場域，進一步揭示了族群認同建構與協商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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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的身體，部落的眼睛
——讀巴代《最後的女王》

馬翊航
臺東卑南族人。獲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現為該所博士候選人，現以

「臺灣文學中的戰爭書寫」為主題撰寫博士學位論文。創作以新詩、散文為主，曾

獲臺北文學獎、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花蓮文學獎等獎項。

「一
八九五」的劇烈變動，從來不乏漢人視角的詮釋與敘述，然而在棄保去留

之外，我們其實極少，也幾乎無能去想像與理解，島上如此繁複的部落政

治生態，當時之肆應與變動。小說家巴代的新作《最後的女王》，時空坐落在1886
年到1896年的彪馬社，他描繪了部落核心「拉赫拉氏族」的女性領導者陳達達，如

何在重重威脅與挑戰中，穩固氏族勢力與部落的領導地位，也重新詮釋、擴充此一

關鍵人物、時刻，之於族群歷史的意義。

巴代筆下的「女王」，刻意淡化了傳奇色彩的渲染，細膩地呈顯、復原這位女

性領導者的思想與行動。身體與治權的描繪，是這本小說最獨特的向度，無論是原

漢婚配關係內蘊的複雜政治，「女王出巡」的儀式場景與武力宣示，乃至於小說末

尾雷公火戰役中陳達達的果敢與驚懼，都展現了性別與部落政治運作的複雜與艱

難。部落與異文化的關係在小說中反覆游移，巴代藉由陳達達對經血與日本帝國太

陽旗的聯想，暗示某種顛覆、釋放國家概念的可能；「薙髮」的身體政治，更不再

局限於漢文化的遺民論述，而帶動了部落與帝國之間的拉鋸角力。

女性角色之外，巴代也刻畫了眾多「婚入」彪馬社的漢族男性，當他們出入、

斡旋於原與漢，官與商，家庭、部落與帝國等身分、位置與界域之間，亦轉化、開

啟了另一種敘述族群歷史的視角。

《最後的女王》（2015）是巴代族群歷史寫作計畫的序幕，在此之前，巴代早已

透過《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2007）、《斯卡羅人》（2009）、《馬鐵路：

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下）》（2010）、《白鹿之愛》（2012）、《巫旅》（2014）等

作品，編織了立體綿密、彼此牽連的族群歷史網絡，為當代讀者展示「巫」的世界

新書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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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這個主題的紀錄片，可以發現紀錄片所折射出的，即是導演與族人們賦予

「都市」多重的詮釋。而這樣的命題，在漢人導演中亦有精彩作品與之呼應，如湯

湘竹《海有多深》（2000），敘述蘭嶼青年馬目諾如何在臺灣屢屢受挫，唯有回到蘭

嶼才真正拾起作為達悟人的自信。又如林靖傑《臺北幾米》（2004）影像中的原住民

兄弟，隨工地轉換而不斷在城市流動的生命情境。再如李秀美的《揮棒》（2010），
投入七年時間追蹤卑南族少年陳彥儒，他離開部落到臺北求學，成就棒球之路的同

時，如何在競爭壓力與文化衝突之間保有初心。導演們關注都市與部落的辯證關

係，一方面呈現都市原住民的生命姿態，也豐富了「家園」的深層意義。

湯湘竹《海有多深》（2000）紀
錄片海報（圖片來源／威像電

影有限公司）

註釋

1 「都市原住民」並非官方的正式稱呼，最早是由移居都市的原住民知識份子所倡議，用以泛稱都市地區的

族人們，這其中包括戶籍設籍所在以及工作移居面向的原住民，涵蓋族人離鄉、移居都會或往返原鄉與都

會間的文化現象。

2 黃美英〈都市山胞與都市人類學：台灣土著族群都市移民的初步探討〉《思與言》23卷2期，台北：思與言

雜誌社，1985年，頁19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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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關看斷片
——導讀巴代長篇歷史小說《暗礁》

彭玉萍
竹塹人，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班畢業，現為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生，研究

關懷主要為作家精神史、歷史書寫、散文史。喜歡在廣袤山林裡吐納，偶然闖入了

原住民族的文學心靈，不假妝飾的自我、純粹的情感，季節、年齡、生命統一而整

體性，表述著內部隱含穩定的圓融和諧感，實質、穩固指向部落族群的人文宇宙世

界。詞無法達意，感謝奧威尼．卡勒盛與霍斯陸曼•伐伐的詩意棲居與執抝書寫，

願你們永遠在家。

一、八瑤灣事件

巴代迄今所進行長篇歷史小說的書寫，有《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

《檳榔、陶珠、小女巫：斯卡羅人》、《馬鐵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下）》、

《走過：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白鹿之愛》、《巫旅》、《最後的女王》，一系

列書寫幾乎圍繞著自身大巴六九部落的重要歷史斷片：1642年與荷蘭軍交鋒的大巴

六九事件、日治時期的五年理蕃計畫、戰後國民黨政府誘騙大巴六九青年至中國加

入國共內戰。

在這線性時間觀之下，巴代開始書寫以部落為主體的大河小說，使人驚訝的是

原來一個部落史的重構竟疊影出近代化國家在台灣輾壓的微型近代史。其中，巴代

賦予的部落史中有其血肉，巫術、小米、狩獵、愛情、部落階級、部落間征戰文

化、乃自卑南人的特質等等，在大背景的近代史中呈現出卑南人在大背景正史下，

折衝、挫敗、堅韌的身影。人的身影掩沒於歷史洪流下，何其渺小，但卻有透顯出

人的精神永恆足以對權威的純粹與本質性進行翻轉，於是，我們在這系列的歷史書

寫中，終究記得的是，那一個又一個溫燙燙的大巴六九生靈。

此次，巴代將關懷視角挪移至南排灣高士佛社，於1871年進貢琉球中山王卻因

冬颱漂流至八瑤灣的六十六名宮古島人，最後因語言誤解被高士佛社族人所殺，此

為「八瑤灣事件」，也成為1872年日本併吞琉球藩之後，1973年日軍以此為藉口入

新書視窗

觀／關看斷片 57

小說家巴代新作《最後的女王》 
（圖片來源／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觀與時空想像。

回歸當代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書寫的系譜，巴代《最後的女王》更擴充了原／漢

的連結關係──他雖以漢語作為工具，撈捕、翻譯、再現過往的族群歷史，卻翻轉

了漢文化視角的史觀；他重新描繪了原漢通婚下的權力光譜，但這樣的混血關係，

卻拒絕了文化──血緣的僵化論述；巴代眼中梁紅玉與陳達達的聯繫，是另一種女

性形象的原漢結盟，但在部落母系文化的概念下，女王／女英雄並非陽剛氣質的複

製，而以自身的眼淚、血肉與思想，化為穩固社群的母性力量。《最後的女王》以

女王的身體，部落的眼睛，豐富了當代的歷史視野；巴代的書寫策略，也為我們重

現身體與情感、儀式與秩序、默契與盟約之間，流動的牽制、讓渡與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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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亞路谷、卡嚕魯與阿帝朋辯詰著漢人的現代化知識所累積的庄落人口、或與

原住民交易時所佔有關鍵位置，他們顯然已意識到漢人、商業已不是部落所能夠優

游迎拒的，如何維持部落生活結構，且放慢腳步學習漢人知識，這是他們目前所得

出的最好方式。包括卡嚕魯對漢人女子展現的好奇心、高士佛社人對船隻漂流的覬

覦與監視、或者部落開始蓄養雞隻用來跟漢人做交易、大族長俅入乙身著與漢人以

物易物換來的漢式上衣。漢人與原住民的心結與慾望，互為悖論卻也互相補述。這

也構築出小說中的疏遠鏡頭不只是1867年羅發號事件仰賴豬勞束社族長卓杞篤出

面平息，更是漢人文明已逐步對部落產生窒息感。接著將鏡頭轉到宮古島一群人初

遇「大耳人」人，相較是粗俗的漁民野原，卻能夠友善理解語言不通的原住民，對

原住民傳統茅草住屋感到「熟悉」，但隊伍中的官員、商人面對遇難的未知，仍宣

稱著自身於全琉球布料商業競爭的重要位置，在崎嶇的山路步行下，華美布料卻連

禦寒都無法；以著富與窮衡量著高士佛社人的善意；求偶的鼻笛聲響起，商人發出

「以為置身在首里王城才有的美聲」之讚嘆，卻被以「你一顆心粗野到不知道怎麼

欣賞人家的美好」之語堵住了口。究中，「文明」與「粗野」高下立判，而這場相遇

卻因隔天宮古島人撞見部落起灶預備煮食東西，而誤以為這是被預備來烹煮被宰殺

的自己。商人們大驚失色渲染自己的誤識，連最後高士佛社擦搶走火之時，商人們

害怕寧願躲避，也不願溝通澄清誤解。而勇敢面對卡嚕魯的責問的野原，到死前一

刻也相信著卡嚕魯並沒有本意要殺人，只是要盡力說明自己的想法。野原與卡嚕魯

努力、憧憬的是兩造的溝通，這時「文明」的商人與漢人凌老生、鄧天保卻都因為

殺戮與怒目而噤聲了，在關鍵時候「文明」卻是另一道隔閡，閹割了與生俱來的勇

氣，顯得自私可笑了。

三、《暗礁》書寫意義：「人」的意義的重新點亮

我認為，作家巴代在歷史書寫的戮力上，企圖以部落史、野史的方式，為原

住民族帶入不一樣的視野，這也更是以漢人、現代化下線性史觀必須要納入的視

野——關乎「人」的意義的重新點亮與提醒。而且在作家書寫史中，此書有跳脫巴

代歷來著重於史實枝節的圈彀；而回歸小說而言，又似乎並非企圖形塑人物、情

節，而著重在宮古島人野原漂流遇難的心理狀態、原有宮古島的生活環境，以及高

士佛社的居住環境、鼻笛文化、情感思維、禁忌。所以，我並不認為巴代《暗礁》

觀／關看斷片 59

巴代的長篇小說《暗礁》（圖片來源／印刻文學

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侵台灣的藉口，此為「牡丹社事件」。在日本國家近代化下，此事件的兩造僅是一

個隱微不起眼的突發事件，重點是為日本向外擴張取得國際上合理認同，於是高士

佛社初躍上國際舞台的身影則帶有汙名陰翳的事件遠因而已。

二、觀／關看：原住民、宮古島漁民野原、商人、漢人

《暗礁》的小說架構，以宮古島人與

高士佛社人兩造為軸線，雙軸線的操作

下即以宮古島人撞上暗礁在海上漂流、暈

船、撞擊、靠岸；高士佛社人從而發現，

在不遠處進行監看。遇難的宮古島人遭受

百浪（漢人）的哄騙，奪走身上僅存的大

部分財物開始，這與高士佛社人普遍不信

任百浪的心境不謀而合。宮古島人原為了

進貢琉球王，船上由島主仲宗根玄安、船

長、船員、村長、副村長、商人、官員、

拳士等人組成，其中巴代多以漁民野原的

視野為描寫重點。而排灣族原住民主要是

以牡丹社的亞路谷、高士佛社的卡嚕魯與

四林格的阿帝朋這三位青年為核心。

宮古島人與高士佛社人生活型態迥然

不同，但作家卻安排了一個穿針引線的

楔子——一個在宮古島長山港出沒的老人，野原對老人稀奇的說話腔調與淵博的

見識深感著迷，在這段漂流旅程中，老人的言談與身影常浮現在野原的腦海，後續

的故事會告訴我們，原來老人是當年那個緊追途經南台灣順道取水的漁船不放的排

灣族小孩，因而上了漁船到宮古島。野原一行人飢餓交迫，盜採了高士佛社人的地

瓜田，初遇「大耳人」其餘人心中滿佈著台灣島上生番馘首的懼怕，而野原卻想起

老人那雙帶著不解卻又期待的友善眼神，老人與高士佛社人因著血脈與相同文化教

養而擁有的相似眼神，這些野原是不會知道的，但他卻人以著人性本質去理解這群

「大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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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南排灣，此舉是「歧」出於大巴六九部落書寫，因疏遠鏡頭仍存在著卑南人斯

卡羅人部落卡日卡蘭向南遷徙、卑南平原彪馬社女王西露姑的第二任丈夫，漢人通

事陳安生的故事；抑或可稱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歧路」，巴代留意到牡丹社事件

於原住民歷史上的轉折點意義，作為此躍上國際舞台，卻又以著「化外之民」、「兇

蕃」之汙名存在於台灣史的陰翳皺褶，但巴代透過文學書寫產生化學變化，這不僅

是文史載體的變化，更是深層內在結構和敘事觀念的變化，這並不是另闢蹊徑之

舉，反而是回到最初原點——人的本質。

我難忘於小說中，野原他暗許下脫險後回到宮古島，一定要帶著下地村的特產

和親手捕獲的魚，曬乾送來回贈給阿帝朋；而生性頑皮卻深情的卡嚕魯將卑南人卡

日卡蘭部落向南遷徙的故事，轉化成鼻笛音韻，或舒緩深情，或激昂高闊，傳遞歡

迎遠道而來的宮古島人；在野原死前，阿帝朋將隨身攜帶的匕首塞入野原手中，祈

願匕首化身護持野原魂魄。最後，筆者想轉引巴代《巫言》後記中的寄語：「企圖探

討人類對生存環境所伴隨的道德責任，也省思擁有力量者的戒律與限制，不論那是

怎樣形式的力量，怎樣強弱等級的力量。」在這場遇難的暗礁與歧路中，人與人之

間，以著本身最原初的性靈，相互碰撞，無法假飾，更遑論是面對生與死之際。但

卻因著後續清廷、日本、戰後國民教育等國家力量介入，這場遇難展演出離地、機

械的政治性意義，但回歸人的意義、讓人的圖像不再扁平，這不僅是書寫倫理的展

現，也是「轉型正義」得以實踐的可能。


